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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声音不再属于我

对于沈安宇来说，“声音”是他好不
容易在这个社会上找到的安身立命之
本。大专毕业后，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很多年，淘宝客服、酒吧服务员、网管
……这些工作他都尝试过，但因为种种
现实原因，都没能坚持太久。直到2020
年前后，他偶然接触到短视频配音行
业。他惊喜地发现，只要有一支麦克风，
靠着声音，自己也能闯出一片天地。

最初他在贴吧里接单。刚入行时，
百字两三元是常态。为了多赚一点，他
常常从起床开始就坐在电脑前守着，对
着麦克风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一天录
制一两万字，最多的时候能录三四万
字。随着客户积累，价格涨到了百字十
元左右。那些电影解说、科普宣发文
案，成了他丈量世界的窗口，也让他有
了稳定的生活。

然而，这片“栖息地”正被AI技术蚕
食。从第一次发现自己被AI“盗声”后，
类似情况越来越频繁：短视频平台、知
名账号的视频中，不断出现“他”的声
音。过去，客户购买的是配音演员的时
间和情感；而在AI世界里，只需扒取他
过去的音频，就能生成完美、不知疲惫、
24小时在线的“沈安宇”。

更荒诞的是，连父母也分不清真
假。“他们会拿着一些知名账号的视频
问我，这是不是你录的？”沈安宇苦笑。
父母年纪大了，根本不懂什么是人工智
能，“他们总以为我出息了、赚大钱了。”
现实中，他因AI冲击，单量暴跌、收入锐
减。他更害怕有人用AI声音做定制诈
骗，让年迈的父母陷入恐慌。

为了证明那是我的声音

发现被侵权后，沈安宇找到了曾代
理过全国首例被法院宣判的AI声音侵
权案件的律师任相雨，试图寻求法律的
保护。

然而，维权远比想象中困难。网络
平台上没有专门针对声音侵权的举报
入口；部分内容被投诉下架后，又可能
因为对方提交“不侵权声明”而恢复；有
些侵权账号删除后，很快又换个名字重
新出现。

更无奈的是，沈安宇因为自身的一些
发音习惯，在发爆破音和摩擦音时会有真
人特有的瑕疵；而AI声音完美得比真人
还像真人。“到现在，我甚至觉得我读东西
的质量已经比不上（模仿）我的AI了。”

“我知道那是我的声音，但我很难
证明。”这是沈安宇最常说的一句话。
在400多个面临同样困境的普通配音

演员群里，大家都有着相同的痛点——
如果是家喻户晓的名人“被AI”了，公众
一听就知道是假的；但对于他们这些中
小体量的配音师来说，举证很难。

在任相雨看来，这也是当前AI声音
侵权案件最突出的难题之一。

“很多当事人能够明确听出声音与
自己高度相似，但要证明这些声音是如
何被获取、用于训练以及最终生成内
容，却并不容易。”他说。

任相雨介绍，一个AI声音模型的形
成，往往涉及声音采集、模型训练、内容
生成等多个环节。侵权链条被拉得很
长，而真正的责任主体往往最难确定。
再加上维权所需的周期和费用，导致许
多遭遇AI侵权的人即使发现问题，维权
过程依然艰难。

但沈安宇并没有放弃。经过长期
搜集和整理，他发现已有平台直接提供
与自己高度相似的声音模型，并最终决
定提起诉讼。

我不想把声音卖给AI

事实上，沈安宇并非没有其他选
择。在AI声音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曾有
平台找到他，想要花一笔钱一次性购买
他的AI声音使用权。在最无助的时候，
他也想过答应，但妻子严厉地反驳了他。

“如果把声音卖掉，相当于是在断
自己的后路。”沈安宇明白，一旦授权，
未来市场上将会有无数个“自己”，而他
这个真人，将彻底失去工作的机会。

“对我来说，AI不是坏东西。我自
己写文案大纲、制作视频封面也会用
AI。”沈安宇说：“与其说我排斥AI，不如
说我排斥毫无规则（意识）的滥用者。”

在他看来，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他
不反对技术进步，但真正让他担忧的
是，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的规
则和边界仍然缺失。对于他来说，问题
不仅在于处理某一个侵权账号或AI工
具，而是整个行业在制度上仍没有明确
的规范。

他坦言，如果只是为了钱，私下和
解或许是更现实的选择。但他仍然希
望看到一个正式的判决结果。

“如果我的坚持能给行业带来哪怕一
丝一毫的规范，或者让这个问题被关注
到，那一切的付出就都值了。”沈安宇说。

事实上，他早就尝试过为自己发
声，但并没能引起多少关注。转机出现
在2026年3月中旬：国内知名配音机
构729声工场旗下多位配音演员发布
联合声明函，公开呼吁规范AI声音训练
与使用问题，在行业内外引发讨论。

看到越来越多同行开始站出来发声
后，沈安宇再次发布了讲述自己遭遇的

视频。评论区里，网友意识到原来AI配
音背后可能存在未经授权的声音采集；
也有人留言表示，过去刷到相关视频时，
从未怀疑过那些声音并非真人录制。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雨辉告
诉记者，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改变各个行业，而配音演员只是较早
受到冲击的群体之一。

“技术发展太快了，今天制定的规
则，明天可能就面临新的问题。”吴雨辉
说，“更重要的是确立一些基础性的原
则，由这些原则去引导人工智能相关研
发和应用行为，从整体上把控风险。”

他表示，目前我国正在推进人工智
能领域的制度建设。未来几年，相关立
法有望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围绕
AIGC的司法规则也正在逐步形成。

对于那些正在经历冲击的人来说，
这种回应或许来得并不轻松，但至少已
经开始。

截至记者采访时，沈安宇仍在等待
案件开庭。

每天，他依然会坐到电脑前，戴上
耳机，打开麦克风。短视频解说、人物
故事、电影旁白，零星的订单还会不断
发来。

只是与过去相比，他守护的已经不
只是一份工作。

还有那个属于自己的声音。

从流水线工人到小店店主

近日，有位网友在这家城中村小店吃
饭，拍下小黄忙碌的身影并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这位网友自述，自己还在实习期，
补贴不多，这家店最便宜的套餐只卖4块
钱。好奇之下，这位网友跟小黄有了简单
交流，了解到她是潮汕人，是家里的第六
个孩子，还有弟弟妹妹，14岁的时候就跟
着父母来到了深圳。小店每天卖出上千
碗粉，她因此帮家里还清了外债，还给自
己买了车。小黄的经历对这位经济窘迫
的网友也是一种鼓励，所以网友将视频发
布在网上，并收获了数十万点赞。

熟练颠锅、翻炒、出餐，动作利落干
脆……在深圳龙华的城中村，记者找到
了正在小店后厨忙碌出餐的小黄。过
了饭点高峰期，小黄和记者聊起了自己
来深圳的经历。她说自己的第一份工
作是玩具厂流水线工人，时薪仅9元。
为了多挣点钱，她辗转多个行业：在美
容院，每天站立十几个小时；在黄金加
工厂，双手长期浸泡在药水中。她还做
过电商客服、尝试过财务岗位，却都做
得不顺利。

早年打工时，吃住在家里，小黄的
工资悉数上交父母，每月仅给自己留
300元零花钱。当时年纪小，她也给自
己留出玩的时间，曾经有一年不工作，
靠着积蓄“无所事事”。父亲长期患病，

需常年吃药打针。有一年过年在老家
时，债主上门追债，这对小黄触动很大，
于是她决定担负起责任。

从抗拒油烟到独挑大梁

在姐姐的鼓励下，小黄萌发了创业
的想法。当时，她到姐姐开的汤粉店里
玩，“当时我听着机器发出声音，一会儿
就有一个单进来，那种感觉太爽了！”小
黄告诉记者。

从未碰过锅铲、对油烟充满抵触的
她，仅用一周时间学习做汤粉、炒粉的技
艺，便毅然决定创业。从找店铺、装修、
采购设备到正式开业，全程只用了大约
20天。启动资金全部都来自贷款。

刚开始，她经常将粉炒焦、炒糊，加
上选址不好，首店开业一周就“废了”。
随后，小黄决定迁址，结清租金，带着所
有设备搬迁。2021年时，新店开张。
新店步入正轨后，与她一同创业的女孩
决定退出，她就自己把店扛了起来。曾
经让她憧憬的订单通知“叮叮”声，变得
越来越频繁。因为价格实惠，她店里的
外卖订单从每月200多单，逐渐增长到
七八百单，最高的时候日订单量上千，
店铺积累了近七成回头客。

小黄爱美，学了化妆。记者见到她
时，五官秀丽的她，配以精致妆容。她
说是因为跟年轻店员打闹，不小心将脸
上刮出一条长长的红印，因此带妆上

班。她也坦言，自己曾经也厌倦厨房的
高温与油烟，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但看着稳定的生意与逐渐好转的生活，
所有辛苦都变得值得。

用双手撑起生活的底气

面向未来，小黄更有底气了。近期，
店里订单有所下滑，她决定恢复24小时
营业，并且租下隔壁的店面，扩大产能。

后厨掌勺、外卖打包、店面清洁、售
后处理等环节，都由个子娇小的小黄和
另外两名年轻员工一起完成。

面对暖心的顾客，她一直心怀感激，
“很多客人都挺宠我的，会主动帮我收拾
好餐盒丢掉。”刚开店的时候没钱，店铺招
牌是小黄自己买的、用两块泡沫板贴上去
的。后来，一家外卖平台的工作人员过来
走访后，向平台申请，帮她更换了桌椅和
核心设备，并安装上一个发光的招牌，让
这家在巷子里的小店，愈加醒目。

创业五年，小黄不仅帮家里把几十
万元的外债还清了，还“头脑一热”，贷
款给自己买了一辆奔驰车，虽然还车贷
压力很大，但她觉得“可以自己想去哪
里就去哪里，很酷！”

“深圳从不看起点，只看你敢不敢
拼。我就是自己的靠山！”这是小黄最深
刻的感悟。从流水线女工到餐饮小店店
主，从负债前行到独当一面，年轻的小黄
在深圳的烟火气里，“挣到了一条出路”。

AI“偷”走我的声音：
一个配音演员的“失声”时刻

▲小黄

在炒饭

▶小黄

在搬煤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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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中旬，国内一知名配音机构携旗下多位配
音演员发布联合声明函，对当前频发的AI侵权行为进行维
权声明，呼吁规范AI声音训练与使用行为。声明发布后迅
速引发关注，也让“AI盗声”这一长期存在于行业内部的问
题进入公众视野。

对于31岁的职业配音演员沈安宇来说，这场讨论已经
迟来了三年。

2023年11月的一天，他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条视频。
视频里，一个男声正在解说一位电影人物。朋友觉得声音
很像他，却又有些说不上来的别扭，便发来询问：“这是你
配的吗？”

沈安宇点开听了几秒，心里一沉。
声音太像了。
语气、节奏、停顿，甚至一些下意识的习惯性咬字，都与

自己如出一辙。但作为专业配音演员，他还是捕捉到了那
些细微的、冰冷的机械感。

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声音被AI克隆了。也是从
这一天起，某种无法言说的不安，开始笼罩他的生活。

沈安宇正在配音

日卖千碗粉，撑起一个家

“00后”潮汕女孩在深圳活成自己的靠山

“虽然我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但是扛得起煤气罐和大袋米。”近日，在一段网友随手拍的深圳城中
村视频中，“00后”潮汕女孩小黄开的汤粉店在网上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前些年，小黄跟随父母
来深圳务工，在玩具厂、美容院、黄金加工厂一番打拼之后，她决定到城中村创业。几年时间，她还清
了家里的负债，还给自己买了一辆心仪的车。“深圳不认起点，只要你敢拼、敢扛，总能挣到一条出
路。”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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